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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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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文艺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战争年代生成和发展的文艺形态，是整个延安革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历史复杂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如果说延安文艺是我国文艺史上的“奇观 “壮举”和“伟业”，而它革命性力量的来源就

在于对时代精神的正确把握和极力弘扬，延安文艺是时代精神浇灌的艺术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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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的脉搏

文艺作品要抓住时代的脉搏，才能发挥出文艺特有的政

治功能。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延安文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延安文

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不仅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也通过各

种文艺活动动员人民投人到反侵略战争中，为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安娜·路易斯曾向丁玲询问中国文学的最近趋向，丁玲

说“我们演出戏剧、公开演讲、在农村墙上画漫画，还必须

教会农民唱救亡歌曲。每个村庄的农民至少会唱两首歌。”

1939年3月，冼星海创作了他在延安第一部成功的作品

《生产运动大合唱》。自此，“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

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的歌声

很快传遍了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些文艺作品，让陕北农

民认识了抗战、了解了抗战，进而参加抗战、支持抗战，农

民逐渐学会了“革命”“支前”“抗日”。

艺术的根须只有深深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根植于人

民大众的生活之中，才能牢牢把握人民的需求和时代的精神

脉搏，才能获得时代和民族的共鸣。

延安文艺工作者不再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他们深入

部队前线、田间地头，把识字、征兵、征粮、募捐、运输、

选举、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反摩擦斗争等各种社会动员

任务，化用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乡村巡回演出。

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反映军民抗战，揭露日军暴行，激发

边区民众的抗日热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受到到边区

军民的普遍欢迎。《刘二起家》《二流子变英雄》《钟万财

起家》等秧歌剧，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特别有感染力和说

服力。在1943至1944短短一年间，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

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劳动力迅速增

加。延安时期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树立了劳动光荣的现代

价值观，唤醒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的思想觉悟和主体

意识，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这些作品主题鲜明，格调明朗激越，洋溢着浓厚的时

代气息，发挥了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正如美国记者尼

姆·威尔斯对延安戏剧活动特点的敏锐概括：观众与演员共

享着舞台上的生活，对观众来说，舞台上的流血牺牲、悲惨

壮烈并不是“艺术”，而是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以简陋

朴实的形式表达他们自己的戏剧般的经历。

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对时代

精神的准确把握及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准确定位上。延安文艺

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革命战争是当时

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解放、

过上民主自由的新生活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精神追求，是主

流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反映战争、鼓舞人民、一切为了

“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是延安

文艺的目的和宗旨。当时的一切文艺组织、团体、刊物

以及各种文艺活动的开展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与宗旨进行，

这是延安文艺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语境，也是时代对文艺的迫

切要求。这种时代特征是我们考

察延安文艺精神实质时必须牢牢把握的基点，偏离或者

忽视这个基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会在不同程

度上遮蔽延安文艺的璀璨光辉。

强调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要呼应时代需求，要

以弘扬时代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当前，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和商业化的社会转型中，文艺创作的私人

化、商业化、娱乐化盛行，在此时代语境中，继承和发扬延

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使文艺成为人类建立美好精神家园的

有效手段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正当其时

且任重道远。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延安文艺具有深广的人民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毛泽东鲜明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

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曾努力追求的“工农分子

知识化”变为“知识分子工农化”。文艺工作者下乡参加工

作、访问劳动英雄，参加变工组织，与他们同吃同住、谈心

聊天。然后将这些农民的故事创作成文艺作品。

生产、教育、抗战是延安文艺创作和表演的三大主题。

用群众的语言，讲群众的生活，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中，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激发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提高了农民

的觉悟。

作为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的学府，鲁艺的办学口号是：

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到农村去。那时，鲁艺学员要

“学习三个月、前方实习三个月、返校再读三个月”。

1943年的春节期间，鲁艺秧歌队在宝塔山下，延水河

边，杨家岭上演出了《赶毛驴》《推小车》等节目，轰动了

整个延安。有的群众跟着秧歌队走了三十几里，连看几场，

舍不得离去。随后，延安各文艺团体也行动起来，普遍组

织了秧歌队，在延安的街头广场，在乡村地头，轰轰烈烈

的“新秧歌运动”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拥军花鼓》在

东乡罗家坪演出时，当王大化、李波唱到“猪呀，羊呀，送

到哪里去”时，老乡们马上就接唱道：“送给那英勇的八路

军”。新秧歌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受苦人自己的秧歌，秧歌

演出的都是和他们生活密切关联的事情，农民常常不自觉地

对号人座，倍感亲切。

三、延安文艺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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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传统的中国文艺及其体制逐渐瓦解，五四

新文化运动之后，以西方文艺为参照发展起了“中国新文

艺”。但“新文艺”因为是“横向的移植”，缺乏本土资源

与基础，一直未能解决如何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子而为更广

大的民众接受的问题。“延安文艺”是在现实与民众的结合

中走向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如果我们将延安时期开创

的“人民文艺”与其他时期、其他派别的文艺比较一下，就

可以发现，“人民文艺”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艺，也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任何一种文艺思潮与创作，它是最贴近中

国经验而又最适应中国民众的审美趣味的，完全是一种新的

创造。它是中国现代精英智慧与民间智慧的有机融合体。因

此，当代中国文艺要有大的发展，也必须是在继承古典文

艺、外国文艺的基础上，在与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一条

“中国化”的道路，在这方面，“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无

疑值得汲取。

四、超越了精英的文化

“面向工农兵”，不仅仅指文艺作品要大众化、通俗

化，还包括了文艺工作者要站稳人民的立场，向大众学习，

改造自己，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

在延安时期，戏剧的舞台已经不再是“看”与“被看”

的关系，

也不是文艺工作者的专属。那时候的延安，出现了工农

兵当主角、作家诗人当参谋和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合作等新的

创作方式，农民的主体地位开始受到关注，涌现了许多劳动

诗人、作家和歌手。

陕甘宁边区自1938年成立“民众娱乐改进会”后，1945

年1月，边区文教大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

议》，民间艺术进人新的发展阶段，民间艺人数以百计地遍

布城乡。

1945年4月，边区说书组正式成立，说书改造受到关注，

出现了以木匠诗人汪庭有，练子嘴英雄拓老汉，劳动英雄、

不识字的快板诗人孙万福、王老九等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

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既改造大众，又改造了知识分子

自身。这种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结合，最终超越了精英文

化。

五、从娱乐到教育

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在反映群

众的生

活的同时，也承担着教化的作用，重塑了农村社会。

在文艺作品中，积极生产、公而忘私、勤劳持家、孝敬

老人、爱护儿童是宣传和弘扬的主题。二流子懒汉、为富不

仁者、吸食鸦片者、不孝敬父母者、虐待儿童和妇女者等都

是讽刺、抨击的对象。戏曲里所提倡的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

行为，逐渐成为普通民众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

《新状元杨朝臣》讲诉了安塞杨朝臣的勤劳生产和改

造二流子的真实故事。陆喜娃是剧中二流子的原型，他在杨

朝臣的感化下重新做人。当《新状元杨朝臣》在小樵湾演出

时，陆喜娃看到剧中的他出场时，羞得低下了头，泪流满面

地跑了。后来，他说：“咱今年决心学好，定要把光景闹

美!”

将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知识编进节目中，更是获得了

民众的赞誉。延安的难民工厂编演了秧歌剧《娃娃病了怎么

办》演出后，许多婆姨都哭了。那些婆姨说，你们的秧歌比

以前的好，因为你们的秧歌句句话都是有用的，旧秧歌中看

不中用。

那时，新秧歌等文艺活动对于延安的群众已经不仅是娱

乐活动了，还是他们自我教育的手段。延安群众说：“你们

的秧歌有故事，

一是讲生产，年青人都爱看，旧秧歌没意思!”延安时

期，秧歌从没落的“老太婆”艺术转化为了“青年”艺术。

六、延安文艺与延安精神

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

下诞生的“延安文艺”，以其鲜明的现代民族性品格、崭新

的艺术风貌.成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精

神财富。

有人认为延安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

飞腾。而延安精神则是实现这次历史性飞腾的伟大动力。当

前，延安精神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上的意义，愈来愈为人们

所瞩目。透过一篇篇具有史诗性的作品，让人们感到了正是

这样一大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圣地播种了延安精神的

种子，使延安精神成为凝聚全国人民艰苦抗战、革命到底的

最为宝贵的力量。延安文艺这种具有了新时代文化精神内涵

的文艺，不仅区别于传统文化中具有爱国情操的哀国悯民或

个人的匡济艰危，也有别于五四以来新文学中对不幸民生的

悲悯与优思，它呈现的是一种真正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精神

品格。

结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文艺的高度重

视，加之他们自身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研究，运用马克

思主义文化观点，结合中国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需要，制

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文艺发展的政策。

文化（文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它的当代借鉴和启示

意义。延安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

的历史经验，延安文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

过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中难以割舍的优秀传

统，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重新认识延安文艺

精神，对于真正认识“中国历史”、思考“中国问题”，有

着相当重大的意义。也正因此，延安文艺研究应该在新的历

史文化语境下日益凸现，并且成为一个全新的亟待高度关注

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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